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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：

《基度山恩仇记》又名《基度山伯爵》，是法国十九世纪

浪漫主义作家亚历山大仲马(1802� 1870)，即大仲马的作品。
这部小说充满了传奇色彩。故事情节曲折生动，引人入胜，

小说主人公爱德蒙·劝蒂斯，一开始是一个纯朴的年轻水手，

即将由大副升为船长，并准备与未婚妻美茜蒂丝结婚，正当前

途一片光明时，渔夫弗南特、同事邓格拉斯和检察官维尔福三

人出于各自不同的私欲，使邓蒂斯被当局投入伊夫岛的监狱，

永远不得翻身，邓蒂斯在监狱中认识了另一个囚犯法利亚神甫，

并与之结下深厚的感情。法利亚神甫不仅传授给他各种知识，

还把一个宝藏的秘密告诉他。法利亚死后，邓蒂斯神奇地从狱

中逃出来，他到基度山岛上挖出那笔宝藏，开始了报恩复仇的

活动。邓蒂斯乔装打扮，化身为基度山伯爵、布沙尼牧师、水

手辛已德、威玛勋爵等等，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邓蒂斯凭借着金钱的力量，帮助自己的恩人摆脱了困境，又经

过多年的准备，把已经青云直上的三个仇敌一一打垮，最后自

己远走高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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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

《基度山恩仇记》又名《基度山伯爵》，是法国十九世纪

浪漫主义作家亚历山大仲马(1802� 1870)，即大仲马的作品。
这部小说充满了传奇色彩。故事情节曲折生动，引人入胜，

小说主人公爱德蒙·劝蒂斯，一开始是一个纯朴的年轻水手，

即将由大副升为船长，并准备与未婚妻美茜蒂丝结婚，正当前

途一片光明时，渔夫弗南特、同事邓格拉斯和检察官维尔福三

人出于各自不同的私欲，使邓蒂斯被当局投入伊夫岛的监狱，

永远不得翻身，邓蒂斯在监狱中认识了另一个囚犯法利亚神甫，



并与之结下深厚的感情。法利亚神甫不仅传授给他各种知识，

还把一个宝藏的秘密告诉他。法利亚死后，邓蒂斯神奇地从狱

中逃出来，他到基度山岛上挖出那笔宝藏，开始了报恩复仇的

活动。邓蒂斯乔装打扮，化身为基度山伯爵、布沙尼牧师、水

手辛已德、威玛勋爵等等，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邓蒂斯凭借着金钱的力量，帮助自己的恩人摆脱了困境，又经

过多年的准备，把已经青云直上的三个仇敌一一打垮，最后自

己远走高飞。

《基度山恩仇记》写于1844 年� 1845 年，而小说的故事
开始于1815 年，结果于1838 年。大仲马把复仇故事放进自己
所熟悉的社会背景中来写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矛盾和黑暗

面，也表达了自己惩恶扬善，伸张正义的强烈愿望。

本书是原著的改写本。编者在保持故事连贯性的基础上删

改了一些枝节，保留了小说的主干和传奇色彩，具有一定的可

读性。 ·4 ·

第一部 冤狱

黑牢

在法国南部面临地中海的马赛港附近，有一个叫伊夫的小

岛。小岛上耸立着一个阴森森的古堡，是关押法国要犯的地方，

坐船经过那里的人都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当时的法国人

都说：“ 万一被关进伊夫堡的黑牢里，就一辈子也别想再见到

阳光了。”

大约一百多年前，鼎鼎大名的拿破仑被流放到地中海的爱

尔巴岛上。有一次他脱逃出来回到法国本土，领导拥护他的人

赶走了国王路易十八，重新登上皇帝宝座。可没多久，拿破仑

在滑铁卢战役中一败涂地，又被流放到圣·爱丽岛上去了。

这是一八一五年的事情。就在第二年，有一个钦差大臣到

伊夫堡来视察。他先巡视普通囚犯的牢房，问了囚犯一些问题，

然后厌倦地对典狱长说：

“见一百个囚犯和见一个囚犯没有什么差别，他们说的话

都一样��我没有罪啦，伙食太糟啦，总是这一套。还有别的
囚犯吗？”

“有的。地下室的黑牢里还有两个，一个是疯子，一个是

非常危险的谋反者。”

“真是无聊透了。我们去看看吧！我得完成我的任务。”

典狱长命令看守点上火把，又叫来两个卫兵，钦差大臣走

进地下室。 ·5 ·

一到下面，发霉的空气迎面而来，使人非常难受。典狱长

说道：“ 请您先看看第三十四号吧！只是那家伙可怕得很，还

企图杀死看守呢，请您格外小心。”

他们来到一个铁门前。看守拿出钥匙，“ 吱呀”一声打开

了门。牢中角落里蹲着的男子闻声抬起头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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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就是第三十四号囚犯。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很久没理了，

他的眼睛闪闪发亮，似乎还很年轻。他疑惑地望着进来的人。

“你有什么要求吗？我是来视察的政府官员。” 钦差大臣

站在门口小心地问。

听了钦差大臣的话，囚犯的眼睛里燃起了希望。他站起身

来，激动地说：

“是的，有的。⋯⋯那么久了⋯⋯我⋯⋯”

囚犯边说边向门口走去，那两个卫兵急忙架起刺刀挡住他。

“退回去！要干什么？”

那囚犯尽量平静下来，用恭敬的口吻说道：

“先生，请您听我说⋯⋯我只想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。

我请求举行正式的审判。我要是有罪，可以立刻处死我；如果

我是清白的，请还我自由⋯⋯”

“你是什么时候被捕的？”

“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。”

“今天是一八一六年七月三十日。那么，只有十七个月。”

“只有十七个月！先生，我原来是个自由自在的船员，家

里有敬爱的父亲，还有心爱的未婚妻。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

了��我被关在这样的黑牢里，莫名其妙地受着惩罚，啊！已
经十七个月了！多么漫长的时间啊！先生，我并不想获得开恩，

我只请求您把我的案子交付审判，开庭审判，好让我知道我犯

了什么罪，被判了什么刑。这就是我的全部的要求。” ·６ ·

那囚犯恳切地诉说着，终于把钦差大臣的心打动了。

“好吧，我会查你的案子的。”钦差大臣说。

那囚犯高兴地叫起来：“ 啊！先生，我听出来您已经相信

我的冤枉了。谢谢您，非常感谢。我得救了！”

“不，不要弄错了。我并没有权利恢复你的自由，我只能

查查你的档案，看看能不能促成有关调查。至于结果如何，我

不能保证。”

“谢谢您。原先奉命逮捕我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先生也对

我很好，您可以去找他，可以相信他的话。”

“维尔福先生吗？他在一年前已经调走了。关于你的案子，

我会仔细调查，你等着吧！”

那囚犯高兴得跪下来，高举双手，流着泪向上帝祈祷起来。

众人关好铁门，离开了那里。

“唉！真可怜。您现在就去看第二十七号吗？他是个意大

利的老神甫，听说以前很有名望，不过后来就疯了，总是幻想

自己有一个惊人的宝藏。他关在这里的第一年，就提出献给政

府一百万赎回他的自由；第二年加到两百万；第三年是三百万；

数目逐年递增。今年是第五年，他会增加到五百万的。”典狱

长边走边向钦差大臣说。

“哈！他倒是疯得有意思。”钦差大臣笑了。

他们走到二十七号牢房。这间黑牢里，有一个衣服破碎的

老人在屋子中央专心地画着几何线条。他就是大家所说的“疯



子神甫”。当他发现牢房里来了这么多人时，急忙抓起被单，

裹住自己几乎裸露的身体。

“你有什么要求吗？”钦差大臣公式化地问道。

“我吗？”神甫瞪大眼睛，“我什么要求都没有！”

“你不明白吧，我是政府派来视察的官员，来听犯人的要 ·７ ·

求。”

“噢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让我们谈一谈吧⋯⋯我是法利亚

神甫，罗马人。法国政府把我关了五年了，可是，我不明白自

己犯了什么罪。不过⋯⋯”年老的囚犯滔滔不绝地说起来。

钦差大臣打断神甫的话说：“ 是的，是的。那么，你对这

里的吃和住有什么要求吗？”

“这里的吃住和其他牢狱没什么两样，非常糟，不过没关

系。我只想向您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。您能私下与我谈谈

吗？

“看，又来了。” 典狱长在一旁轻声说，钦差大臣同意地

点点头，然后对神甫说：

“你的要求，我不能接受。”

“好吧，典狱长先生也不妨听听我的意见。要是我献给政

府五百万，请问先生，我能不能获释？”

“嘿！你连数目都说对了。”钦差大臣朝着典狱长笑了笑。

然后对神甫说：“ 政府有钱，用不着你的。你还是留着等出狱

后自己用吧！”

神甫睁大眼睛，一把抓住钦差大臣的手说：“我并没有疯，

我说的是真话。如果我出不了狱，万一我没机会告诉别人我的

秘密就死在这间牢房，那些宝藏不是白白丧失了吗？不如让政

府和我共享这份利益⋯⋯六百万怎么样？我要剩下的就满足了。

只要政府恢复我的自由。”

“你还没有回答我！”钦差大臣不耐烦地说，“你吃得好不

好？” “您也没有回答我呀！”神甫失望地放开钦差大臣，“您也

和那些傻瓜一样，不肯相信我的话。既然如此，我还有什么话

说。请走吧！” ·８ ·

神甫狠狠地甩开身上的被单，继续去演算他的几何题。

“他到底在算什么？”钦差大臣边走边问典狱长。

“大概是宝藏的位置吧！”典狱长答道。

“这人果真是个疯子！”

他们回到典狱长办公室后，钦差大臣想起对三十四号许下

的诺言。他立刻查阅了档案，结果发现下面的评语：

“爱德蒙·邓蒂斯��狂热的拿破仑党人。曾参与协助拿
破仑逃出爱尔巴岛。对该犯应严加看守。”

当时，路易十八已经恢复王位，拿破仑则彻底失败了。钦

差大臣只好拿起笔来批上一句：“无法可想。”

这样一来，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没有了。第３４ 号囚犯�� 
爱德蒙·邓蒂斯��必须在伊夫堡的黑牢里关一辈子，恐怕再
也见不到阳光了。 ·９ ·



地道

自从钦差大臣来过以后，邓蒂斯兴起了出去的希望，耐心

地等着消息。可是，日复一日，一星期过去了，十天过去了，

已经半个月了，依旧音信全无。邓蒂斯心想：

“那位钦差大臣可能还要去其他地方视察，说不定三个月

后才能回到巴黎，而光办手续也要花费不少时间。还是再等半

年看看吧！”

邓蒂斯从七月三十号开始用石灰在墙上记日子，每天画一

道。但是，半年又过去了，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。当他画到满

十个半月时，终于对此事失望。

“完了，再等也没有用了。”他喃喃自语着。

又过了一年。

“ 上帝呀，救救我吧！请让我离开这里吧，”邓蒂斯不知

道自己是第几次在这样热切虔诚地祈祷。但上帝并没有伸出手

来救他脱离苦海。

黑牢里的邓蒂斯最难以忍受的是没有人和他说话。每天除

了早晚送饭，一言不发的看守以外，他看不到任何人。他只好

自己说话给自己听，但日子一久，这种方法反而引起莫名的恐

怖。

“是谁？是谁要这样害我？”邓蒂斯愤怒地想着那封毁了

自己的告密信，想象着自己要如何地报复。他陷入狂怒与绝望

之中，甚至用身体去撞石壁，或者在狭窄的牢房里来回走个不

停。

五年了，邓蒂斯失去了所有的信心，不再祈求别人，不再 ·10 ·

祈求上帝。在双重的身心折磨下，他无数次想到了死，怎么死

呢？忽然有一天，他想出了自杀的方法，那就是饿死。他立刻

实行起来。邓蒂斯把看守送来的早晚饭偷偷倒掉，这样痛苦地

坚持了几天，他连站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又过了一天。他的视线也模糊了，只能勉强听到些声音。

“我快要死了！”

邓蒂斯无力地躺在角落里，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。

夜已经深了。

恍恍惚惚间邓蒂斯仿佛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，不知从什么

地方传过来。那声音微细而均匀。

邓蒂斯抬起头仔细听，可是那声音又消失了。难道是他临

死前的幻觉？

他再把耳朵贴在石板上。发现那声音是从墙那边传来的，

仿佛是某种东西在刮石头。声音虽然很小，却又清晰而有规律。

约莫过了三个钟头，随着某种坍塌声，响声停了下来。又

过了几个钟头，那声音又更近地响起来。

整个晚上，邓蒂斯聚精会神地听着那奇异的声音。他不再

想死了。那也许是工人在修理房子，但更可能是囚犯在挖掘自

由。这个想法使他兴奋得浑身发抖。早上看守送来饭的时候，



他爬了起来，一口气喝完汤，又慢慢地吃掉了黑面包。

“对啦！我可以试试看。”

邓蒂斯小心翼翼地注意着那边的动静。

当那奇异的声音又响起时，邓蒂斯捡起一块石片，在声音

最响的地方敲了三下。

“如果是工人，他停了一会儿就会继续工作的。如果不是

工人⋯⋯”

邓蒂斯的心紧张地跳着。不出他的预料，那声音立刻停止 ·11 ·

了。

他等了一个钟头，两个钟头，依然没有动静。

“哦，那一定是个囚犯。”邓蒂斯兴奋地告诉自己。

可是，一连几天，邓蒂斯没有再听到那种声音。也许对方

发觉有人在注意他，所以采取了警戒措施？要是对方不再挖掘

了，该怎么办？邓蒂斯越想越焦急，为此坐立不安。

好不容易挨到第四天晚上，那声音又响了起来，邓蒂斯高

兴极了！他已经恢复了部分体力，准备也挖掘地道，和对方相

接。但是，他没有任何工具。邓蒂斯沉思半晌，把装水的瓦壶

摔破，捡起几块锋利的碎片立刻开始挖掘工作。

邓蒂斯奋力地工作着。两天后总算搬开了床后的一块石板，

可石板后面却是一块大石头。

瓦壶的碎片无济于事了。邓蒂斯想起看守送饭用的汤锅，

他巧妙地瞒过看守，把汤锅留在牢房里，用汤锅的铁柄，撬开

了那块大石头。

做这些事情很费时间，至于辛苦就更不用说了。他必须小

心地挖石板或石头，而且在看守来送饭之前把一切遮盖起来，

避免被看守发现。他不断地挖，有一天晚上，忽然碰到一条横

梁。这条横梁正好挡在地道的前方，这几天的努力都白费了。

“噢！上帝呀！⋯⋯”邓蒂斯沮丧地喊着。

“是谁在叫上帝的名字？”有一个声音忽然从下面传来。

隐隐约约的，像是从坟墓里发出来似的。邓蒂斯吓得汗毛直立。

这几年来，邓蒂斯除了看守的声音外，就没听到过别人的

声音。他愣住了，好不容易才唤回自己，内心油然升起一种亲

切感。 “老天⋯⋯您是谁？”

“您又是谁？”那声音反问。 ·12 ·

“爱德蒙·邓蒡斯。一个不幸的海员，从一八一五年起就

被关在这里。可我是冤枉的！”邓蒂斯颤抖着回答。

“告诉我你挖的洞在什么高度？”对方急促地问。

“和地面平齐。”

“您的房间朝向哪儿？”

“走廊。”

“走廊呢？”

“通向院子。”

“唉⋯⋯”对方轻声叹息。

“怎么了？”邓蒂斯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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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出错了。唉！因为没有好的圆规，图纸上一线之差，

做起来就错了十五尺。我还以为您这道墙是最外面的城墙。现

在一切都完了！”

“一切？”

“是的，一切都完了。你最好把地洞堵起来，不要再挖了，

等我的消息吧！”

“您到底是谁呀？”

“我⋯⋯我是⋯⋯二十七号。”

“您不信任我，是不是？如果您怀疑我会去告密，那我宁

愿撞死。我孤零零地关在这里，已经到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。

请允许我听听您的声音吧，别躲开我。我求求您！您要是不答

应，我只有死了。”邓蒂斯急切地哀求着。

“听你的声音还很年轻，你多大了？”对方沉默一会儿才

说。

“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少岁，我被逮捕的时候，刚刚快

满十九。”

“那么，你还没到二十六岁。这样年轻，大概不至于出卖 ·13 ·

别人。好，我会来找你的，请等着吧！”

对方的话虽然只有寥寥几句，但语气却很诚恳亲切。邓蒂

斯放心地回到自己的牢房里耐心等待。

直到第三天早上看守送过饭后，邓蒂斯才听到洞里传出三

下叩响声。他迫不及待地冲过去。

“看守走了没有？”

“是的，走了。”邓蒂斯回答，“到傍晚他才会再来。我们

有十二小时的自由。”

“那么，我可以过来了。”

邓蒂斯听到下面有一阵土崩的声音，接着露出一个白发苍

苍的脑袋，那人很敏捷地钻出来。他正是法利亚神甫。 ·14 ·

神甫

多年来，邓蒂斯除了见到看守以外，这是第一次接触到别

人。他太高兴了，紧紧地抱住这位老人，情不自禁地哭起来。

法利亚神甫被邓蒂斯的热情深深感动了，他默默地注视邓

蒂斯的举动。

“我们先得看看自己是否安全。不要让看守发现这些痕迹。”

法利亚神甫说着弯下身，把洞口的石板放回原处。

“太糟了！”法利亚神甫摇着头说：“你挖这块石板，大概

没用什么工具吧？”

“工具？难道您有工具吗？”

“除了锉刀外，我什么都有。凿子、钳子、杠杆⋯⋯都是

自己做的。瞧，这是凿子是用床上的扦子做成的，靠这东西，

我挖了大约五十尺的地道。” 法利亚神甫说着，拿出一把锋利

的凿子。

“五十尺！”邓蒂斯惊叹地说。



“不错。挖地道花了三年的工夫。可是，光做工具就需要

四年。因为没有几何仪器，我算错了方向，就挖到你这儿来了。

你知道，这边走廓外的卫兵最多，我是逃不掉了。上帝的旨意

是必须服从的。”

法利亚神甫深深地喟叹，脸上露出逆来顺受的神情。邓蒂

斯看着他，想象着他七年的艰辛，不禁为他的失败暗暗叹息。

“那么，现在您能告诉我您到底是谁吗？您真是一位了不

起的人物。”邓蒂斯说。

“好吧，你要是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”神甫说，“我是法 ·15 ·

利亚神甫。你大概知道，意大利有许多小王国，彼此征伐，混

乱不堪。我想把意大利建成一个统一强大的帝国，结果有人出

卖了我，一八○七年我被逮捕，三年后又被送到这儿。”

“哦！您比我早进来五年！”邓蒂斯说。

原来，法利亚神甫在拿破仑之前就想过要统一意大利。好

大的口气！邓蒂斯听说过二十七号“疯子神甫”的事。看来，

也许他真是个疯子呢！

“那么，您准备放弃逃走了吗？”邓蒂斯过了一会儿又继

续问道。

“逃走是不可能了。这是注定了的，还要逃走，就是违背

了上帝的意志。”

“为什么就泄气了呢？一次就成功的事儿能有多少？您本

来就那么坚强，现在更应该继续下去。我们可以一起再试⋯⋯”

邓蒂斯想了一会儿，又继续说，“ 我们可以从您所挖的地道中

间开一条丁字形的通道，到达走廊，只要我们杀死那里的卫兵，

不就可以逃掉了吗？这样一定会成功。”

“不，我的朋友。”法利亚神甫说，“我决不会去杀死一个

人！”

“您还说这种话！当自由就在您前方向您招手时，您却踌

躇不前⋯⋯”

“好吧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掐死看守，穿上他的衣服逃

走呢？”

“哦，因为我从来没想到过。”

“这是因为上帝不想你这样做，所以不让这种念头钻进你

的脑袋。这是人的良心。”神甫庄严地说，“自从入狱以来，我

想了许多关于逃狱成功的例子。那些成功的人都有充足的准备，

但最重要的还是机会。像现在这种情形，我们只有等待机会了。 ·16 ·

让我们耐心等待吧！”

邓蒂斯轻轻叹气，同时，又对神甫高尚的品格无限钦佩。

“当您不干活时，您又做什么呢？”邓蒂斯好奇地问。

“我写点儿东西，做些研究。”

“您的笔墨纸张是要来的吗？”

“不，是我自己制造的。”

“自己造的？⋯⋯”

“不错。过会儿你可以去我那儿看看。我写了一篇很长的



文章，叫做《论在意大利建立统一君主制》，那是我一生心血

的结晶。”

“您写完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就写在两件衬衫上。我发明了一种使布料平滑的

药剂。”

“要写这么一部著作需要许多参考资料吧？”

“在罗马，我有近五千册书。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还记得。

其实一个人只要精读一两百本重要的书，也就够用了。我可以

讲五种语言：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、英语和西班牙语。里面

还，我也懂得一些现代希腊语。”

邓蒂斯越听越惊讶，这位神甫真是学识渊博呀！

“我什么时候可以看那些东西呢？”

“随时可以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好，跟我来吧！”

法利亚神甫率先钻进地洞，邓蒂斯紧跟其后。他们匍匐着

穿过狭窄的地道，来到神甫的房间。

“你想先看什么？”

“让我看看您的大作吧！” ·17 ·

神甫走到屋子角落，搬开一块石板，从里面掏出一叠编了

号码的布片。布片上面写满了字，是意大利文，邓蒂斯是普罗

旺斯人，自然懂得这种文字。

“给我看看您写这篇文章的笔吧。”

“看这儿。”

神甫边说边拿出一枝笔，那用线绑着的笔尖是用吃剩的鱼

骨做成的。神甫接着解释，这间牢里原有个壁炉，他把那儿的

黑烟刮下来，泡在每星期天得到的葡萄酒里，就成了他的墨水

了。

“你还奇怪我用什么削笔尖，对吧？看这把刀子！它也是

我的杰作之一，是用旧的铁烛台磨成的。”

邓蒂斯摸了摸那把小刀��简直和剃刀一样锋利。
除此之外，法利亚神甫还从菜里的肥肉熬出油脂来，又从

衣服上抽出棉线做了灯芯，做了一盏油灯。

“您怎样取火呢？”

“这里有两块火石，我还装病要到了些硫磺”。

邓蒂斯不禁被那不可思议的智慧和精力折服了。

“还有别的东西藏在其它地方。让我们先把这里收拾好。”

法利亚神甫把石板放回原处，又在上面撒了一些尘土，接

着从床后的一个洞里拿出一条大约三十尺长的绳梯。

“要是有意外的逃走机会，就用得着它了。这用了我的几

件衬衫和床单的边儿。”

“床单的边儿？他们没有发现吗？”

“不，我又缝上了边儿。”

“怎么缝呢？”



“用这枚针。”神甫从衣领上拔下一根用鱼刺磨成的针，

针孔里还穿着线。 ·18 ·

身世

邓蒂斯接触到法利亚神甫后，才发觉自己是多么的无知。

忽然，有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闪现，他对法利亚神甫说：

“我有一个问题。您的智慧一定能够帮我解答。请您先听

一听我不幸的身世，然后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会到这儿？”

“不幸的身世？你认为你没罪啰？”

“请相信我，我完全是无辜的。我愿意以我父亲和未婚妻

的名义来发誓！”

“好吧！那么，请讲吧。”

邓蒂斯开始叙述他的身世。

爱德蒙·邓蒂斯从小时候起，就为马赛最大的轮船公司�� 
摩莱尔公司��服务。多年来，他在公司的货船“埃及王号”
上尽忠职守，而且因为待人诚恳，技术熟练，获得了上级的器

重和同伴的爱戴，十九岁就升到了大副。

一八一五年二月，在“埃及王号”回马赛的途中，船长患

上了严重的脑膜炎。当他临终的时，把自己很赏识的邓蒂斯叫

到床边来。

“邓蒂斯，我已经没有希望了。我死之后，船上的事情就

由你指挥。”船长边说边取出一个小包，“还有，你经过爱尔巴

岛时，把这包东西亲手交给拿破仑皇帝。要是他有什么吩咐，

请你把它当作我的遗嘱，一定要想方法完成⋯⋯”

邓蒂斯遵照船长临终的命令，到爱尔巴岛上求见拿破仑，

当面呈上了那包东西。拿破仑则托他交给巴黎的某个人一封

信。 ·19 ·

问题就出在那信上。原来已故的船长是拿破仑党人，他经

常利用航海之便，暗中从事各种联络工作。当他知道自己将不

久于人世，就在小包里附了一封信，把邓蒂斯介绍给拿破仑：

“此人是个十分可靠的青年，您的事可以交给他办，保证万无

一失。”所以拿破仑放心地把信托他带去。

这封信是写给巴黎同党的领袖的，大意是说：“ 近期将逃

离爱尔巴岛，你们在巴黎准备接应。” 邓蒂斯做梦也没料到那

封信是如此重要。他根本不知道船长是拿破仑党人。他做这些，

只是服从敬爱的船长的遗命而已。

邓蒂斯指挥着“埃及王号”平安抵达了马赛港。船主摩莱

尔一向就信任邓蒂斯，这天又看到他沉着准确地指挥入港，就

更加喜欢他了。

“有你指挥这船我就放心了。下次航海你就是‘埃及王号’

的船长了！”船主对邓蒂斯说。

船长？十九岁就当船长！邓蒂斯兴奋极了。他一下船，就

往家里跑去。

邓蒂斯的父亲七十多岁了。老人看到儿子平安回来，高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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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流下了眼泪。邓蒂斯把工钱全交给父亲，又说了他快要当船

长的事。老人家欣慰地笑了。

邓蒂斯得到父亲的许可，到海边的迦太兰村去找他的未婚

妻美茜蒂丝。她是个十七岁的孤女，美丽而贤慧。两人久别重

逢，都非常激动。

“我不久可以升做船长了。”邓蒂斯高兴地说，“摩莱尔先

生和父亲都希望我们早点儿结婚。四五天后，我必须到巴黎去

一趟。我想在这几天举行婚礼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美茜蒂丝马上同意了。原来她的表哥弗南特几年来一直在

追求她。美茜蒂丝想：早点儿和邓蒂斯结婚，弗南特就不会老 ·20 ·

缠着她了。

两天后，也就是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，邓蒂斯和美茜

蒂丝喜气洋洋地举行了婚礼。连摩莱尔夫妇也来了，为邓蒂斯

的婚礼增辉不少。另外，邓蒂斯的邻居卡德罗斯，美茜蒂丝的

表哥弗南特，以及”埃及王号”的全体船员也都来了。

婚礼正在进行中，忽然闯进几个士兵，其中佩着肩带的警

官当众宣布：

“爱德蒙·邓蒂斯，我以法律的名义逮捕你！”

这事如晴天霹雳，邓蒂斯莫名其妙地被押走了，宾客们面

面相觑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但大家都相信邓蒂斯是个纯洁正

直的人，这一定是场误会，他不久就会被释放的。

事实并不这么简单。原来法院收到这么一封告密信：

检察官阁下：

我本着爱国热忱向您报告：马赛摩莱尔公司所属“埃

及王号”的大副��爱德蒙·邓蒂斯，在回航途中曾在爱
尔巴岛停留并送东西给逆贼拿破仑，并受拿破仑之命带信

到巴黎。罪证可能还藏在舱中，逮捕他后可搜查获得。

法院根据告密信提供的线索，派人到“埃及王号”上搜出

了拿破仑的那封信。

邓蒂斯由年轻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进行审问。邓蒂斯分辨

说，他只是服从已故船长的遗命，至于那封信的内容，他一无

所知。代理检察官仔细听了他的供述，相信了他的话，并表示

还他清白。

可当他看了拿破仑的信后，脸色煞白，好大一会儿，才对

邓蒂斯说： ·２１ ·

“我相信你的清白，但这件事很麻烦。现在我可以把这封

信烧掉，你答应我永远不对别人提这封信的事。我就可以想办

法还你自由。”

邓蒂斯感激不尽，一口答应了。可当天晚上，邓蒂斯就被

关进了可怕的伊夫堡。从此以后，既没有审讯，也没有审判。

邓蒂斯非常愤怒，并和看守发生争执。典狱长就把他当作危险

分子关进了黑牢。到现在已经六年了。 ·22 ·

推断



法利亚神甫静静地听完了邓蒂斯的述说。

“到底是谁陷害我？连代理检察官都说我没罪，为什么我

会在这儿？”邓蒂斯激动地问。

“有一句话说得好。”法利亚神甫说，“若想找出罪犯，先

找出能从中得益的人。你仔细想想，你的消失会对什么人有利？”

“不，我是个很普通的小人物。”

“不要这样说。你年纪轻轻就要当船长，又准备和一位美

丽的小姐结婚。我想，肯定有人会嫉妒你的职位和幸福。”

“船上的人都很拥护我。要是我当船长，他们都会高兴的。

⋯⋯对啦！这样看来，邓格拉斯好像不怎么高兴。我和他有过

一点冲突，他是船上的会计。”

“如果你当了船长，会继续留他在船上吗？”神甫紧接着

问。

“这要看船主的意见。但说实话，我不喜欢他。”

“好。我再问你，你去见拿破仑元帅时有没有带其它人上

岸？” “没有，我是单独上岸的。”

“船长把那包东西交给你时，旁边有别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不过舱门是开着的，也许��对了，邓格拉斯那
时正好经过舱门口。”

“拿破仑元帅托你送的信，你是怎么带回船上的？”

“我就拿在手里。”

“那么，船上的人都会看见了？” ·23 ·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你见过告密信吗？”

“见过。我现在还记得它的内容。”

“那是邓格拉斯的笔迹吗？”

“不，邓格拉斯写得一手好字。那封告密信的字体潦草，

还有点儿向左倾斜。”

神甫微微一笑，拿出笔和一小块布，叫邓蒂斯念出那封告

密信的内容，自己用左手写了两三行。

邓蒂斯的脸色变了。他盯着神甫写的字，惊恐地说：“是

这样的！就是这样的字。”

“用右手写的笔迹虽然人人不同，但用左手写的却非常相

似。那封告密信是用左手写的，为的是叫别人认不出来。”

“您真是太聪明了。”

“现在，我们继续。有没有人想阻止你和美茜蒂丝结婚？”

“有的，美茜蒂丝的表哥弗南特一直想和她结婚呢！”

“他可能写出那样的信吗？”

“不，弗南特是写不出那封告密信的。况且信里所写的事，

他根本不知道。”

“哦。等一下⋯⋯他和邓格拉斯是不是认识？”

“大概不认识。”邓蒂斯说，“不，我想起来了！他们认识。

我回到马赛那天，曾经看到邓格拉斯和弗南特在路边凉棚下一

起喝酒。弗南特的脸色不好，好像很不安。我还记得卡德罗斯



也在那里，不过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。⋯⋯天那！没错！为

什么我以前没想到？”

邓蒂斯蓦地跳起来，浑身激动地颤抖着。

“一定是他们俩干的。我看到他们的桌上放着笔、纸和墨

水瓶！” ·24 ·

“你还想要知道什么？”法利亚神甫镇定地说。

“啊！您什么都知道。”邓蒂斯说，“是的，我想知道为什

么我不经审判就被送到这儿来。第一次提审时代理检察官对我

很好，他还把我犯罪的唯一证据烧掉了。照理说，我应该很快

被释放⋯⋯您能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吗？”

“他烧掉了告密信？”

“不，是拿破仑皇帝的信。”

“你确定吗？”

“我亲眼看他烧掉的。”邓蒂斯说，“他还说一切都没事了，

并叫我发誓绝不把信的事泄漏出去。”

“啊，一个代理检察官居然把重要的证据烧掉了⋯⋯说不

定那检察官是个深藏不露的大坏蛋！” 法利亚神甫忽然若有所

悟地问邓蒂斯，“你还记得那封信的收信人是谁吗？”

“记得。是诺尔帝亚先生。”

“咦？我也认识一个叫诺尔帝亚的人，他是拿破仑的亲信，

在政界中很有名。那么，那个代理检察官又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德·维尔福。”

法利亚神甫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怎么啦？”邓蒂斯惊奇地问。

“一切都很明白，只是你没发现罢了。” 法利亚神甫说，

“瞧，这里有个野心勃勃的青年检察官，而他的父亲偏偏曾是

叛贼拿破仑的同党。现在拿破仑又有一封很重要的信件，托人

转交给他的父亲。你说如果这人无意间获得那封信会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大懂您的话。请您明说吧！”

“要是收信人的名字泄漏出来，那检察官的前途不就完了

吗？所以，他不仅要把那封信烧掉，还要把知道收信人名字的

人的嘴封上。为了保守那封信的秘密，他只能把你关在这里。 ·25 ·

你是不可能有机会接受审判的。⋯⋯明白了吧，那收信人就是

代理检察官的父亲！名叫诺尔帝亚·德·维尔福。”

“他的父亲！”

是的，一切都明白了。邓蒂斯由于要升为船长，招到同事

邓格拉斯的嫉妒；又由于婚事，引起情敌弗南特的憎恨。于是，

两人联手去告密。更糟的是，负责审问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，

因为案件涉及到他父亲，怕这事影响到自己的前途，所以把唯

一知道这个秘密的邓蒂斯，关进伊夫堡，让他一辈子没有机会

泄露这件事。

邓蒂斯痛苦地呻吟着，天哪，人心真是太险恶了。他摇摇

晃晃地站起来。

“我要单独想一想，这一切⋯⋯”



邓蒂斯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像一尊石像似的坐着。一连

几个小时，他缄默不语，心潮翻滚他下定了可怕的决心��复
仇！

这天恰巧是星期天，晚上法利亚神甫来邀邓蒂斯一块儿吃

饭。他盯着邓蒂斯看了一会儿，皱起眉头说：

“我很遗憾我说得太多，引起你的苦恼。你是想复仇吧？”

邓蒂斯淡淡一笑：

“我们谈些别的事情好吗？”

从此以后，两人天天瞒着看守暗地来往。邓蒂斯非常钦佩

神甫的才智与学识。有一天，他鼓起勇气说：

“您知道，我有许多事都不懂，实在是惭愧极了。要是您

不嫌麻烦，请您教我一点儿学问，让我不再那么无知。”

“好啊。学问这东西并不难，只要你用心地学，只要两年，

我就能把我所知的一切传授给你。孩子，我很高兴能教你。”

从此，法利亚神甫就向邓蒂斯讲解数学、物理学、历史、 ·26 ·

哲学、语言学以及其他各种学问。邓蒂斯的脑子很好用，记忆

力和理解力都不错，而且他学得很专心。他进步得非常快，可

以说一日千里，一年过后，他已经满肚子学问，与从前判若两

人了。 有一天，法利亚神甫长吁短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。

“如果没有那个卫兵就好了！”他忽然大声说。

邓蒂斯马上猜到他想逃狱。于是插嘴说：“要除掉卫兵并

不难。”

“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绝不可以杀人！”

“不，不用杀他。把他打昏就行了。”

“你能保证吗？”法利亚长老问。

邓蒂斯点了点头，并向上帝发誓。

“那么，我有个计划，可以试试看。”

神甫拿出一张图，向邓蒂斯解释：从原来的地道中部挖一

条到走廊下面的通道，把那儿铺着的石块挖松一块，只要卫兵

一掉下来，邓蒂斯就可以趁机堵住他的嘴巴，用绳子把他绑住。

然后，两人从走廊窗口钻出去，利用绳梯爬下城墙，跳进海里

游泳逃走。

这个计划非常周密，邓蒂斯的眼睛闪闪发亮，欣喜地表示

赞成。两人立刻开始工作了。

他们热情高涨，彼此鼓励，工程进行得很迅速。十五个月

以后，通道挖成了。现在，他们等待着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以

便逃走。

同时，他们还很担心走廊上的那块石板会不会过早地掉下

来。如果那样将会前功尽弃，于是两人弄来一根木头，撑在那

块石板下面。

正当邓蒂斯专心摆弄那根木头时，突然听到神甫微弱的呼 ·27 ·

唤声。邓蒂斯急忙赶过去��只见神甫的脸色惨白，额头上全
是汗，两手不住地颤抖着。

“我的天！您怎么啦？”



“快！快！”法利亚神甫急切地说，“我有一种可怕的病症，

马上又要发作了。好好听着，在我的床脚下面有一个小瓶子，

里面有半瓶红色的药水，快把它拿来。不久我会吐白沫，说不

定还会大声叫喊。到那时，你要想办法别让别人听到。要是他

们发现我的病，把我换了牢房，我们就别想再见面了。哦！请

你记住，我最后会硬邦邦的，像死尸一样。这时候你再用小刀

撬开我的牙齿，把瓶子里的药水倒进我的嘴里，大概用八滴到

十滴，那样我也许会慢慢醒过来。”

“也许？”邓蒂斯痛苦地叫起来。

这时，法利亚神甫的怪病发作了。他的手脚激烈地抽搐着，

嘴里涌出白沫，并狂叫起来：“哦！天呀！救命！我快死了！”

邓蒂斯只好用被子使劲蒙住他的脑袋，这样继续了两个小

时，法利亚神甫才昏了过去，全身像大理石一样冰冷、苍白。

邓蒂斯就用刀子撬开神甫的牙齿，小心地把药水滴进去。半小

时过去了，神甫毫无动静。邓蒂斯正绝望时，发现一丝红晕出

现在神甫脸上，同时听到一声轻微的喘息。

“啊！他活过来了！”

但马上就是看守送食物的时间，邓蒂斯不能再待下去了。

他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看守也正好过来，总算没有出纰漏。

监狱看守离开后，邓蒂斯马上钻回神甫的房间。法利亚神

甫仍然躺在床上，不过已经恢复知觉了。

“我以为不能再见到你了。”法利亚神甫毫无生气地说，

“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我以为你已经逃走。”

“什么？”邓蒂斯激动地说，“您以为我会自己逃走，把 ·28 ·

您一个人丢在这里吗？”

“现在我知道自己想错了。请你听我说：我这种病是遗传

的，我祖父、父亲都是在第三次发作时死去的。我在关进来之

前就发作过一次，现在是第二次了，替我准备药水的医生也说

我逃不过第三次。”法利亚平静地说，“而且你看，我的右手已

经瘫痪了，我是逃不走了总之，上帝不允许我追求自由，我只

有遵从，在这里等待着最后的解脱。至于你，赶快逃走吧！”

“不，我不能这么做，我也要留下来。”

“别这样。你还年轻，又有力气，不要放弃这个机会。你

不必担心我，快去追求你的自由吧！”

“不，”邓蒂斯庄严地举起一只手说，“我向上帝发誓，只

要您活着，我绝不离开您。”

法利亚神甫被他的诚挚深深打动了。

“谢谢你。”法利亚神甫说，“你的无私也许会得到善报的。

有一天⋯⋯那么，我们既然决定不走，最好把走廊底下的那个

洞填好，如果卫兵发觉声音异样而去检查就糟了。这件事，只

好请你去做了。去吧！赶快去填好它。明天你再来，我还有重

要的话告诉你。”

翌日早晨，邓蒂斯过来时，看见法利亚神甫正静静地坐在

那里，左手捏着一张烧残的纸卷。



“邓蒂斯，你来看。”他微笑地说，“这张纸就是我的宝藏。

从今天起这宝藏有一半就属于你了。”

邓蒂斯一吓，想起“疯子神甫”这个外号来。

是的，法利神甫一点儿也不像疯子。他的学问、智慧和人

品，都令邓蒂斯十分景仰。这些年来，他不仅是邓蒂斯的良师

益友，更是他的第二位父亲。正因为如此，邓蒂斯才为他放弃

逃跑的机会。现在⋯⋯是不是法利亚神甫一想到宝藏的事情， ·29 ·

就会变成疯子？还是由于生病的影响？邓蒂斯深深地叹息。

法利亚神甫似乎看出邓蒂斯的心思，“ 你放心，我不是疯

子。相信我吧！这个宝藏的确存在。瞧，这就是证据。我从来

没给别人看过，我希望你把它好好看一看。”

法利亚再三地恳求着。邓蒂斯只好接过来看了一看，但这

张纸已被烧掉一大块，上面的内容已经难以解释，邓蒂斯看不

出什么。

“你头一次看，自然看不出来。我费了好几年的工夫，才

猜出另一半文字，把它们接起来就能明白了。不过，我先告诉

你这张纸的来历。”

“嘘！有脚步声，”邓蒂斯小声说，“有人来了。我得赶回

去，再见！”

邓蒂斯迅速钻进地洞，爬回自己的房间。

来的是典狱长。他听说法利亚神甫生病了，所以来看看严

不严重。法利亚神甫怕给他换房，瞒过了手臂的事，典狱长呆

了一会儿就走了。

然而，邓蒂斯却再也没有来。神甫焦急地等着，一直到天

黑，仍然没有邓蒂斯的影子。 ·30 ·

宝藏

这天晚上，邓蒂斯躺在自己的床上，心里混乱不堪。他那

敬爱的神甫一谈到宝藏，就变成了疯子。可怜的老人！邓蒂斯

一想到这儿，心中难受极了。

到了午夜，地洞里忽然传来信号，邓蒂斯吓了一跳，赶快

挪开石板。原来法利亚见邓蒂斯不肯到他的房间去，只好自己

挣扎着爬了过来。邓蒂斯内疚地伸手把他拉出来，扶着他坐到

自己的床上。

“这事非常重要，”长老郑重地说，“你不理会它真是太愚

蠢了。听我说，邓蒂斯！我的病，也许是明天，或者后天，不

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发作起来。那时一切都完了。我必须在我死

去之前，把宝藏的事情都告诉你，让你获得这个宝藏，过上幸

福的生活。这事不能再拖了，请你好好听我说吧！”

邓蒂斯无可奈何，只好洗耳恭听。于是，法利亚神甫开始

讲那个宝藏的故事。

“大约三百年前，意大利有一个叫斯巴达的贵族。他拥有

非常巨大的财富，以至有了‘富比斯巴达’这句话。有一天，

当时的罗马教皇招待斯巴达吃饭，目的是毒死他，以便夺取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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